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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风A12

放羊娃穆穆被蛇咬伤，而我则

把右腿膝盖摔得血淋淋，偏偏我的

狗二呆又袭击了穆穆的小黑羊，一

时间，人哭、狗吠、羊咩咩叫，打破了

一个多么柔美的黄昏。

不怪穆穆，不怪二呆，也不怪

我，当然更不能怪芒果园中恋爱的

椋鸟。

穆穆在牛羊的簇拥中，怀抱一

把琴出现在芒果园边走边弹边唱的

样子，竟然有一种流浪艺人的不羁

和忧伤，我有时候会喊一声好，这让

他很是得意。得意的穆穆从流浪歌

手回归成放羊娃，顽皮的神色从他

忽灵灵的大眼睛中溢出来，鬼点子

什么的也从这双眼睛里跳出来，这

神色属于他，属于他那个年龄的所

有少年。

他总是想着和我比试一下什

么，比如蹦高、比如跳远。这种不平

等的比试，穆穆显然是赢定了，他的

身子骨轻巧得像那只漂亮的雄鸟，

轻轻一跃，仿佛就能蹦到芒果树上

去。不过我还是乐意和他比试一

下，比试什么都行。

他是寂寞的，在无边无际的原

野，牛羊是他的玩伴，除了唱歌，他

或许一整天都没有说一句话了，当

然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和他的牛羊

说话；我也是寂寞的，我们基地院子

里整个白天只有我一人留守，同事

们都去工地了，天黑透了他们才会

回来，我也一整天没有说话了。当

然，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给同事或朋

友打电话，但我似乎不愿意这么干，

独处久了的人，慢慢就拙于语言的

表达了；而在这个偏远之地，甚至连

落日都是寂寞的，它每天沿着同一

个轨迹坠入芒果园西边的灌木林，

把余晖成千上万次涂抹在同一片

地方。

那天，我们比试的是蹦高。小

路上助跑一阵子，第三棵芒果树下

起跳，以摸着离地大约两三米的一

片树叶为判断输赢的依据。赤脚

的小男孩轻盈得像只猴子，他不用

助跑，只在树下轻轻起跳，就抓住

了那片树叶。他简直能轻飘得成

为那片树叶回到树枝上去，他薄而

窄的身子或许真的就是一片树叶

吧。而我，需要一本正经地助跑、

不偏差地起跳、手臂伸得足够直，

那片树叶才肯稍稍地沉下脸舔一

下我的指尖。

不过，在摸树叶的比赛中，我没

有输得太惨，那天我突然身轻如燕，

如有神助，而那片目标中的叶子也

在我起跳的瞬间被一阵风拂过，它

甚解人意地朝着低处舞动，我的指

尖便与它轻轻相触。危险总是在得

意中潜滋暗长，一块隐藏在草丛中

的石头终止了我胜利的欢呼，在从

高处落下的一瞬间，我的腿莫名地

软了一下，右膝盖便准确地迎着那

块石头最尖利的部分撞了上去，比

指尖触摸树叶要准确一万倍。

一声尖叫划破静谧，在芒果园

盘旋。随后，另一声惨叫追赶而来，

两种叫声尚未落地，小黑羊又咩咩

地急促呼喊，如婴儿在奶声奶气啼

哭。惨叫声来自穆穆，不过他不是

为了我的膝盖，他是为他自己的手

指。一条形如树枝、色也如树枝的

蛇藏身在那块石头下，当我滚落在

地，双手捧着流血的膝盖尖叫和哭

泣的时候，蛇狠狠地吐出分叉的芯

子，在我和穆穆之间，它选择袭击穆

穆，将两枚牙印留在穆穆的右手指

上，而后，它迅捷逃遁，只见草动，不

见蛇影。二呆扑向穆穆的羊群，血

腥和混乱激发了狗的兽性，它像那

条蛇一样，选择最弱小的目标，比如

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黑羊。椋鸟的伊

甸园顿时乱作一团，扑啦啦，几十只

椋鸟像机场的直升机接到命令般集

体升空，慌慌张张撤离芒果园，朝着

一片灌木林飞去。夕阳也落荒而

逃，隐入地平线深处。

黑卷尾是村子里活得最热烈的鸟。从春天开始，一

直到秋天，它就站在最高的树枝上，高腔亮嗓地叫唤：“迟

笨嚓、迟笨嚓……”那叫声虽不美妙，却极具穿透力，隔着

两条街都能听见。

村里人根据黑卷尾的叫声，就把它叫作“迟笨嚓”，至

于黑卷尾这个“官称”却无人知晓。黑卷尾像乌鸦一样全

身乌黑，身形比乌鸦瘦小，有点儿像灰喜鹊，长尾巴在末

梢又像燕子的尾巴一样开叉。它是候鸟，到秋天就飞往

南方，这一点也像燕子，不像乌鸦和喜鹊了。我小时候很

讨厌黑卷尾叫唤，很多清晨都要早早被它唤醒起床上

学。如果赖床不起，母亲就会笑话我：“看看你，还没‘迟

笨嚓’勤快，咋会学习好？”

我倒不以为然。“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又不是一只

鸟儿，就是晚起，母亲也不会不让我吃饭，我正长身体，她

总嫌我吃得少。所以，我讨厌黑卷尾，它要是像燕子那样

柔声细语该有多好，就是在屋檐下叫唤，也不会打扰我

睡觉。

不过，黑卷尾有仇必报的暴脾气，让它成了我心中的

“英雄鸟”。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家的狸猫伸了两下懒腰，

一个箭步跳上泡桐树准备往上爬。突然，一道黑影从树

枝间冲下来，直奔狸猫而去，吓得狸猫腾地跳下树，喵喵

叫着，边回头看边往屋里跑去。

原来，那道黑影竟是一只黑卷尾，它的窝搭在泡桐树

上，之所以飞下来啄狸猫，应该是怕狸猫上树伤害窝里的

小鸟吧。从那以后，狸猫每次从屋里出来都变得小心翼

翼，抬头往树上看好一会儿，才敢到院子里，但只要黑卷

尾在树上一叫唤，就吓得狸猫又急忙往屋里跑。

狸猫拿黑卷尾没办法，人也一样拿它没办法。石磙

叔在夏天爱穿红背心，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黑卷尾，只要他

穿着红背心从大街上经过，泡桐树上的两只黑卷尾就会

轮番追着他猛啄。石磙叔也是一个犟人，他宁肯戴上草

帽，也不愿换掉红背心。有人劝他：“石磙，你跟两只鸟犟

啥呢？你不穿红背心，它们就不啄你了，不信你试试。”

“我又没做亏心事，为啥要我不穿红背心？”石磙叔一

脸无辜地抱怨，“我就不信，这俩‘迟笨嚓’能斗得过我？”

石磙叔能不能斗过黑卷尾我不知道，反正有很多次，

他穿着红背心没戴草帽的时候，总要绕到另外一条街上

过路。看来，他虽然输掉了气势，却又不愿意认输，时不

时穿着红背心、戴着草帽从我家门前经过，那是专门逗黑

卷尾生气呢。有了石磙叔的教训，我们小孩子谁也不敢

招惹黑卷尾了。

长大后我才知道，黑卷尾和燕子只吃虫子不吃粮食，

到秋天它们飞往南方，是因为天气变冷后没有虫子吃，那

样就会饿肚子。

落荒而逃的黄昏

石广田

黑卷尾

/ 凝 视非洲 /

笔名楚歌，生于湖北武汉，久居
河南洛阳，曾在非洲工作多年。贾志红

/ 朝 花夕拾 /


